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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名妓师师

后宫的如花美眷也挡不住皇上宫外尝

鲜。宋徽宗赵佶与开封名妓李师师一见钟

情，时常缠绵。李小姐对皇上半推半就，心中

牵挂的是在开封市财政局上班的著名词人周

邦彦（浙江杭州人）。当时京师歌女以会唱周

邦彦的作品而身价倍增，周邦彦与李师师亦

情投意合。有一天傍晚，周邦彦正与李师师

在室内浅斟低吟，忽闻皇上驾到。周邦彦躲

闪不及，只好匿于李师师床下。宋徽宗喜滋

滋地进了屋，拿出几个橙子对李师师说：“江

南初进来，送你尝个鲜。”然后，两人戏笑欢

娱，床下的周邦彦听了个一真二切。为此，周

邦彦作《少年游》一首，词云：“并刀如剪，吴盐

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

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严城上已三

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过了一段时间，宋徽宗又找李师师宴乐，

李小姐一时大意，竟为皇上演唱了此词。皇

上沉着脸问：“这首歌是谁写的？”李师师奏

云：“周邦彦词。”宋徽宗大怒，回宫召宰相蔡

京说：“开封府财政局有个叫周邦彦的，工作

马虎，为啥不处理？”蔡京一头雾水，马上问开

封市长：“周邦彦犯啥错了？”市长说：“周邦彦

工作挺用心啊。”蔡京变脸说：“皇上的意思，

赶紧处理人吧。”周邦彦遂被撤职并逐出京

城。隔了两天，宋徽宗又找李师师谈心，师师

不在家，皇上等了半天才回来。皇上见李小

姐愁眉苦脸，憔悴可掬，问曰：“你去哪儿了？”

李师师奏云：“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京

师，略致一杯薄酒相别，不知官家要来。”皇上

酸溜溜地问：“这货又写词了吧？”李师师答

曰：“写了首《兰陵王》。”宋徽宗说：“唱一遍

看！”李师师曰：“容臣妾喝杯酒润润嗓子再歌

此词。”词曰：“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

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

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

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

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

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

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

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

里，泪暗滴。”一曲唱罢，皇上赞曰：“确实写得

好。”马上将周邦彦召回，任命其为皇家乐团

团长（大晟乐正）。 （老白）

于我而言，“滍”是一个陌生的字，滍河

是一条陌生的河流，而《滍水流韵》也是一本

陌生的书。

细细品读这些陌生的文字，我走进了一

个陌生的世界……

滍水俗称沙河，发源于鲁山县西部尧

山，东流注入淮河，是淮河的一大支流。滍

水的“滍”字，即是古应国从雁北南迁至中原

后，为弘扬其应龙氏族祖先帮助黄帝打败蚩

尤的荣耀，而把沙河名为滍水，把滨河而建

的新国都定名为滍阳，又把滍阳背后的一山

一水定名为应山、应河。

难怪《滍水流韵》的作者史岑在封面上

这样写道：

此地山高水长

我追梦于滍河岸上

滍河的水

浸润着我生命

滍河的风

吹拂着我情怀

…………

也许，正是滍河的水，滍河的风，滋润了

作者的一颗拳拳之心，使他的笔下，涓涓流

淌出一种别样的神韵和味道。

开卷篇《兰亭雅集记》《华山赋》《鹰城

赋》气 势 恢 宏 大 气 磅 礴 ，洋 洋 洒 洒 不 拘 一

格，清词妙句扑面而来，朗朗上口如雷贯耳，

宛若阆苑瑶台，令人目不暇接，不愧为云锦

天章。

亲 情 篇 中 的《婆 媳 恩 怨》《蓦 然 回 首》

《童年趣事》等篇章，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率

真、质朴、感人，给读者留下了鲜明深刻的

印象。

真情篇中的《红苹果》《母校春晖》《我的

牛奶斑鸠》笔触细腻生动，毫发毕现的细节

深深拨动着读者最柔软的心弦。当读到我

们母校山西师大原战勇校长亲笔为作者写

的那封荐书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偶感篇、言论篇里，妙语连珠，佳作纷

呈。或以新颖独特、别具一格的见解让人称

奇，比如《意趣盎然的林黛玉》；或以深沉的

思考、成熟的见解给人启发，比如《重拾孝

道》；或以耐人寻味的故事令人唏嘘，比如

《探秘郭沫若》……这些篇章中，堪称鸿篇巨

制的有《太行山水铸诗魂》和《梦回荷叶坪》，

字字珠玑，清丽脱俗，扣人心弦，别有一番天

地，让人忍不住一读再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情篇，这些妙笔天

成的诗句再次体现了作者游刃有余的文字

功底，比如《母爱无眠》《雷声，让我想起了

娘》《母亲的两句话》《游子泪》《乡愁》《战友

情》《霞姑，永远的国母》。其中的一些诗句

入心入骨，让人潸然泪下。

纵观全书，我认为，篇幅最多、分量最

重 的 是 乡 情 篇 。 作 者 擅 长 把 发 生 在 滍 河

流域的千年历史人物和故事，通过生动翔

实 的 史 料 、摇 曳 多 姿 的 语 言 叙 述 出 来 ，所

以——

在他的笔下，可以读到观音菩萨与香

山、孔明与平顶山、王乔与落凫山久远而有

趣的渊源。

在他的笔下，可以读到宋代大文学家苏

洵、苏轼、苏辙与郏县那值得回味的交集，也

可以惊叹地读到，犫城竟然是那流芳千秋的

《离骚》的金色摇篮。

在他的笔下，可以读到有关中原扶鞍

山、商代宋村炎帝庙和西城父的历史典故，

也可以读到应侯范雎“一饭之德必偿，睚眦

之仇必报”的鲜明个性，还可以读到程颢和

程颐拜谒诸葛庙的始末。

在他的笔下，可以读到滍河岸边拥有赤

子之心的怪人、奇人、名人。

在他的笔下，可以读到犫地之美，犫城

之美，犫河之美，犫字之美：

犫——，那是耕牛喘息的浊音。这一声

接一声的浊音，让慈祥的农夫心生爱怜，让

多愁的书生情系感怀。历史像条河流，百

姓就像耕牛，人类正是从这一腔接一腔的

浊音里缓缓走来。犫河之名，一定源于某个

敏感多情的书生，也一定共鸣于无数个凡夫

俗子。

史岑是一位纯粹的文人，人淡如菊，心

素如简。除了写作之外，书法、摄影方面也

造诣颇深。每当我翻阅这本厚实的《滍水流

韵》时，就会忍不住遥想：史岑应该是一尾游

动在滍水里的鱼儿吧。

正是这尾活泼的鱼儿，在这本厚厚的书

里，向读者生动隽永地阐释了什么是文学。

是的，文学有时是一种思想，或深邃，或尖

锐，或厚重的思想；文学有时是一种情感，或

爱怜，或幽怨，或欣然，或悲怆的情感；文学

有时是一段故事，诉说着悲欢离合、起伏跌

宕的故事；文学有时就是一种生活，一种超

越了时间和空间、真真切切展现在我们面前

的生活。

正是这尾活泼的鱼儿，“……故寂然凝

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

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间，卷舒风云

之色。”

当我掩卷而叹时，“滍”已不是一个陌生

的字，滍河也已不是一条陌生的河流，而南

漂深圳、寓居他乡的我仿佛正站在那一泓波

涛滚滚的水泽边，向远处那尾鳞光闪闪的鱼

儿，向那位磊落不羁的滍河之子致以我诚挚

的敬意、感动和祝福。

——读《滍水流韵》

滍河里的一尾鱼

面对鲜红的党旗，我紧握拳头，坚定地举过肩头，

跟随着领誓人一字一句高声复诵着铿锵有力的入党誓

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

每一年党的生日，每一年我的政治生日，我都会重温

入党誓词。每一次复诵，我都会热血沸腾，浑身充满无穷

的力量。

一百年前，13 名优秀代表从黄浦江岸和南湖出发，

带领年轻的共产党人燃起救国救民的革命圣火。南昌起

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反“围剿”、万里长征、抗击日

寇、抗美援朝……党旗在祖国大地迎风飘扬，中华儿女坚

守信仰，砥砺前行，在站起来、富起来的沃土上，又吹响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嘹亮号角。

在浩荡的黄浦江边，我曾经追溯那东流的波涛；在安

谧的南湖畔，我曾经凝神于那艘静泊的红船。我仿佛看

到那些朝气蓬勃的俊杰英豪，在当年枪林弹雨的激流中

手把红旗立于潮头，无所畏惧高唱大风。

收回历史的目光，环视脚下的这片热土。我深情仰

望 矿 工 英 雄 纪 念 碑 ，凝 视 那 一 幅 幅 栩 栩 如 生 的 浮 雕 。

毛主席的好矿工李二银、独臂英雄曹收、矿山之魂马双

田……昔日的矿工前辈们，在当时那不毛之地，那艰苦

的岁月里，为了挖掘出闪闪的乌金，为了给建设中的新中

国增添光和热，手拉肩扛，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百里矿区

奉献奋斗的动人故事。我恍然听到一个声音从纪念碑浮

雕里穿透而出：“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誓言铮

铮，掷地有声。

百年之路，有坎坷也有坦途，有风雨也有暖阳。在新

中国怀抱中成长的平煤神马集团，走过了六十五个春夏

秋冬。如今，企业发展战略的大旗猎猎飘扬，煤焦、尼龙

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核心产业争相竞秀，三地产业园峥嵘

崭露，结构调整转型发展的蓝图催人奋进。党旗飘飘，榜

样辈出。精神传承，在平煤神马遍地生根开花。新时期

产业工人的楷模张玮、矿山院士张铁岗、金牌矿工吴如、

基层班组长楷模白国周、中国第一卷绕工张国华、纺织天

使王永红……在出彩中原的大舞台上，在辉煌壮丽的人

民大会堂里，他们亮丽的身姿一帧帧从眼前闪过，我目不

暇接。

在千米之深的矿井下，在高速旋转的织机旁，在耸拔

云天的塔吊上，在昼夜奔波的销售快线上，在乡村振兴的

田野里，还有很多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共产党员，虽岁月

更迭，但初心不忘，誓言不改，夙兴夜寐，锐意创新。我认

识他们，因为他们胸前都佩戴着“共产党员”的闪亮徽章。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我，一个普通的共

产党员，把祝愿浓缩成心中的信念，坚守如磐初心，勇毅

向前；牢记在肩使命，无愧誓言。

◎王留强

誓言

听人说，古老的纺织术，在郏县黄道镇纸坊村仍有人

继续着。好奇心驱使着我去一探究竟。

见人进村，两只大白鹅悠闲地晃着身躯嘎嘎叫着，几

位在小超市门前晒太阳的老人用懒洋洋的目光投来一

瞥，我上前每人敬上支烟，老人们立马热情四溢。

当得知我在找有传统纺织手艺的人时，众人同声抢

答：“早十年八年，俺纸坊街会纺花织布的人多的是，现如

今没剩几个了。”一个老哥很热情地说：“我领你去后街河

边，那儿有个叫王选的，是这方圆几十里最后一个纺花织

布的女人了。”

随处而建的住户，曲里拐弯的村道，掩在青草碧禾

中湿润而幽静。偶尔有鸟儿在院外竹丛中穿梭啁啾。

整条后街空不见人，像是已被世人遗忘。一栋祖宅临河

而建，门前翠竹绿树掩映，三五只母鸡在树下觅食，岸边

林中，小黑狗同一头红牛犊在嬉戏，青石板上，一位年近

花甲的女人迎着阵阵醉人花香择野菜，好一幅静谧的山

村写意画。

说起纺花织布，王大婶脸上堆满了笑：“早三四年就

不干了。如今生活好了，没人需要那东西了。”

王大婶娘家在深山里，八岁时她翻山越岭去黄道街

上学，不足一年被父母要求辍学在家学纺花。学织布的

前期程序是纺花，纺花技术娴熟后，才能上织布机学操

作。要达到人机合一，才能避免程序错乱，一个动作配合

不到位，次品布就会奔泻而出。大雪封山的深夜，纺织机

咣咚咣咚响，像首永远也唱不完的古老歌谣；盛夏酷暑，

蚊蝇肆虐，女孩鲜嫩的手臂上布满疙瘩。

十七岁时，王选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织布技

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方圆十里无人可及。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王选嫁进当地一户人家。过门后，纺花

织布给她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平台，她织的白布、花布在郏

县、禹州、许昌等地销路不愁，是当时家庭经济收入的主

渠道。改革开放后，允许私人作坊经营，她织出的布光

滑、平整、柔软、花样齐全，一时间，郑州、平顶山、洛阳都

有人慕名到家里买布。

王大婶早就想让俩儿媳与闺女学织布。“党的政策一

天比一天好，吃喝不愁，现在的年轻人没人愿学。你若有

机会再来，我把零散配件重新装上，再织几匹花布单子，

也算我的传家手艺和这台跟随我半辈子的织机有个完美

的终结。”

我沿着静静的青龙河离开。夕阳下，王大婶不停地

朝我挥手。

◎张友兰

青龙河畔那个纺织娘

◎皇甫彩红

将要写到的这些人，有

的我根本没见过，有的仅一

面之缘，也有我的朋友和同

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将

永远住在我心里，每每想起，

便有温暖涌动。是他们让我知道，

这人间，虽泥泞破碎，但更有光、有

爱、有暖。

停下来

2020 年 10 月 28 日，对于我和家人来

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当天一大早，我接

到弟弟打来的电话：父亲在大街上摔倒

了。慌张回家的路上得知，路过的一位好

心人看到了倒在街边的父亲，找到父亲的

手机，拨打了我弟弟的电话和 120。

得知这一细节，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

这位好心人停下来、扶起父亲、细心询问、

拨打电话的画面……至今，我也不知道这

位好心人是谁，长什么模样，但可以肯定，

他必定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在心里对他谢

了又谢。

试问自己，遇见有人在路边摔倒，是

会停下来上前询问，还是会目不斜视飞驰

而过？

以前，或许我会视而不见。但以后，

我会停下来。

伸出手

父亲被确诊为房颤引起的大面积脑

梗死，病情较重，转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治疗。

在郑州住院的第二天中午，我去医院

餐厅给父亲买软糯手擀面。排队到近前时

才发现不能刷微信和支付宝，须到大厅前

台办理餐卡。此刻，人群熙攘，人声鼎沸。

办卡要排队，买饭要重新排队，

三十分钟肯定不够。那么，我

已经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的父亲

一定会着急。

正焦虑，身后响起一个声

音：“我有餐卡，刷我的。”听到

这句话的那一刻，我的心里瞬

间升腾起一股暖流，鼻子一酸，眼泪差点

出来。回头一看，是一位穿着朴素的大

叔。我一边不停地说谢谢，一边拿出手机

要把饭钱扫给他，可大叔执意不收。推让

之际，面已出锅，大叔催我赶紧走，说病人

在等。

大叔，谢谢。

今后，遇到类似情况，我绝不再是一

个旁观者。我知道，伸出援手，便会温暖

一颗心。

担责任

夜 幕 降 临 ，抬 头 望 去 ，墨 蓝 的 苍 穹

下，几座大楼高耸沉默，一扇紧挨一扇的

窗户亮起灯，仿佛把大楼连成了一个通

体 透 明 的 盒 子 。 每 一 扇 窗 子 是 一 间 病

房，每一间病房里挨挨挤挤住着六七个

病人，以及躺在病床与病床缝隙间地板

上的家属。

医院是汇集人类痛苦最多的地方，也

是汇集人类最多挚爱的地方。

连续在医院照顾父亲四五天，我已身

心俱疲，烦躁不安。可是小宝，那个跟我

们在同一间病房、照顾父亲的一个大男

孩，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担当与乐观。

小宝块头并不小，看上去至少一米八

五，浑身胖嘟嘟的，头顶还扎个小辫儿，笑

起来阳光可爱。

谁能相信，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正在

爱玩游戏、爱睡懒觉年龄的大男孩，已经

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在医院照顾植物人父

亲三个多月了。擦洗、翻身、拍背、按摩、

剪指甲、刮胡子、买饭，研磨药物、注射食

物、洗碗、洗衣服……每天，小宝睁开眼就

忙个不停，稍微闲下来时就趴在父亲身边

悄声说话，逗父亲眨眼睛，问父亲吃饱了

没有，还表扬父亲真乖。我 70 多岁的母

亲看着小宝，感叹了一遍又一遍：小宝啊

小宝，你咋这么好？你真是个世上难找的

好孩子！

小宝总是笑着说，这有啥好的，你看

我都 21 岁了，父亲把我养大，我来照顾父

亲，这不是基本的责任吗？

基本的责任，说着容易做着难，长期

更难。心中没有足够的爱，肩上没有足够

的担当，不易做到。

小 宝 ，你 看 起 来 没 有 帮 我 什 么 ，但

其实帮了很多，你的样子已经铭刻在我

心里。

祝福他

在郑州治疗了 25 天后，父亲病情逐

渐稳定，返平转至康复医院训练，因为还

不能久坐，我们租了一辆救护车，以便父

亲一路能躺得舒服些。

司机师傅到达医院后，来回跑了五六

趟帮我们把行李拿到车上。路上，我再三

表示感谢。

师傅说，这算啥，看你们的行李，也不

是富裕的人，能帮一把是一把。我见过很

多情况更糟的，要了救护车，却没有钱跟

着去医院，我就在村口等着他们去借钱。

有一次，一位大娘的老伴儿生病，她借了

一圈没借来钱，我就塞给她两千块钱，大

娘非要给我一大袋子白菜萝卜。

啊？那你这么捐，还不得把自己捐穷

了？

那不会，又不是天天捐，一年捐个几

次还是过得去的。再说，我看到了不能

装着没看到啊。我妈 30 多岁就去世了，

那 时 候 我 才 几 岁 ，就 因 为 几 块 钱 的 疫

苗。当时我被村里的一条狗咬了，我妈

为了保护我去打狗，也被咬了。后来听说

需要打狂犬疫苗，一针七八块钱。就是这

七八块钱，要了我妈的命。因为我妈把家

里仅有的几块钱给我打了疫苗，自己没舍

得打……我比谁都知道，有时候，一点钱

就能救人的命。我现在有饭吃有房住有

工作，能帮谁一把就帮一把。

抵平后，师傅又一趟趟帮我们把行李

拿到病房。

我加了师傅微信，后来在朋友圈经常

看到他半夜出车或者凌晨回家的照片。

师傅，多保重，一生平安。

遇见光

父亲在康复医院住了两个半月后，能

够缓慢行走了，但十分费力，脚步无法抬

高，走 20米得花上 5分钟。

还 没 出 院 呢 ，母 亲 就 因 父 亲 回 家

上 楼 难 题 愁 得 夜 夜 难 眠 —— 父 母 家 在

四 楼 ，没 有 电 梯 。 即 使 这 一 次 上 楼 问

题 解 决 了 ，以 后 呢 ？ 难 道 都 不 再 下

楼 ？ 再 也 见 不 到 阳 光 ？ 再 也 呼 吸 不 到

新 鲜 空 气 ？ 父 亲 以 前 每 天 都 要 散 步 到

湛 河 的 。

我产生了给父母换电梯房的念头。

父母的房子没有房产证，且是老旧商

住房，很难出手。反复考虑各种因素之

后，我打算试试借钱。

我 有 几 个 闺 蜜 ，远 在 新 疆 的 ，近 在

郑州、漯河的，也有平顶山的，向她们分

别 讲 明 我 的 打 算 后 ，她 们 丝 毫 没 有 犹

豫 ，随 即 一 一 把 钱 打 到 了 我 的 账 户 上 。

就在我跟其中一个闺蜜打电话时，旁边

一位同事听到了，柔柔弱弱的一

个 姑 娘 ，主 动 过 来 跟 我 说 ，她 手

里 有 几 万 块 钱 ，暂 时 不 用 ，拿 去

用吧。

听说过借钱借不到的，听说

过借钱不还的，可是，别人还没有开口，就

主动把钱借出来的，我人生第一次遇到。

那一刻，她眼里有光，扫荡了我心里所有

的阴霾。

几天后，另一位同事也知道了我的处

境，专门找到我说，如果还没凑够，她也有

两万块钱可以转给我。而这位同事，她的

父亲当时也在住院。

…………

短短几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我悲伤

过，崩溃过，撕心裂肺过，但更多的是感动

感恩感谢。是你们让我知道——

要一个黄昏，

满是风，

和正在落下的夕阳。

如果麦子刚好熟了，

炊烟恰恰升起，

那只白鸽贴着水面飞过，

栖息于一棵芦苇，

而芦苇正好准备了一首曲子。

如此，

足够我爱这破碎泥泞的人间。

◎徐明卉

这人间值得


